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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社区居住形态类型影响了居民

日常活动特征，从而形成了差异化的社

区生活圈空间组织模式。广州在社区生

活圈规划工作中，以居住形态类型为切

入点，运用高精度的手机信令数据对居

民活动特征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社区

生活圈空间范围存在不同大小等级；圈

内居民活动强度存在低频区、高频区以

及衰减区的圈层特征；居民活动分布存

在三种集聚偏好类型。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总结形成锚点依托式、社区邻里中

心集聚式、街区式和边界围合式四种类

型的社区生活圈组织与规划模式，特别

提出不同组织模式下的公共服务规划配

置方式，以期为社区生活圈研究贡献新

的视角与方法。

关键词 居民日常活动；社区生活圈；手

机信令；居住空间形态；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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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居住形态类型的社区生活圈
空间组织模式研究

——以广州为例

黄慧明 周岱霖 王 烨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Life-cycle under Residen⁃
tial Morphological Categories
HUANG Huiming, ZHOU Dailin, WANG Ye

Abstract: Differentiation of residential morphology affects residents' daily activities,

and thus creates different mode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life-cycl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community life-cycle planning in Guangzhou, a research

method based on residential morphology classification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nine-catego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on daily activities of residents draw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the spatial range of community life-cycle can be dif-

ferent; activity intensity within life-cycle tapers off concentrically; the spatial distribu-

tion of daily activities shows three preferences. In light of this, the research further

summarizes four type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life-cycles, which exhib-

it anchor-based, neighborhood-center-based, block-based, and village-boundary-en-

closed characteristics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 also proposes a method of public fa-

cility planning in reference to the four type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Keywords: daily activities; community life-cycle; cellular signaling data; residential

morphology; Guangzhou

近年来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宁波等城市都在积极开展“15分钟社区生活圈”

的规划实践。社区生活圈强调对居民日常活动规律的把握，从社区居民行为需求

的角度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体现了城乡规划建设向以人为本理念的全面转型。

事实上，在各大城市社区生活圈规划实践中，将以居民日常活动为出发点的生活

空间与从上至下的公共资源规划配置相结合，由于社区异质化特征存在着诸多挑战，

目前仍未形成清晰的规划方法与技术路线。本文结合广州目前正在开展的社区生活圈

研究项目，以不同居住形态下居民日常活动特征为切入点，探索社区生活圈结合居民

活动特征的分类型、差异化规划模式，以期为社区生活圈研究贡献新的视角与方法。

1 研究框架

1.1 研究综述

1.1.1 社区生活圈空间组织模式相关研究

1970年代，始于对二战后大规模兴建集合住宅的反思，推动了居住空间形态的塑

造从物质至上的功能主义向人本主义回归（于一凡，2010）。而探究物质空间环境如何

影响人的活动是这种转变的重要体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物质空间要素是促进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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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重要机制。从建筑设计、住宅类

型，到公共住房小区设计，有大量研究

探讨并证实了社区物质空间要素与居民

活动存在互动关系（Talen E，1999）。
社区生活圈在本质上也是刻画社区

空间与居民活动的互动关系。朱查松、

孙道胜等人提出社区生活圈的布局模式

应当是圈层式的，并且圈层的划分和居

民的出行能力以及对设施的需求有关

（朱查松，等，2010；孙道胜，等，2017）。
王德等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上海不同

区位的社区生活圈覆盖范围特征。认为

中心城区和远郊社区生活圈构建存在较

大差异（王德，等，2019）。李萌通过

问卷调查研究不同年龄群体的设施使

用频率，提出社区生活圈内设施配置应

当结合使用频率分层次进行优化 （李

萌，2017）。
由此可见，如胡刚钰等所总结的，

依据居民真实的行为特征，自下而上的

界定、组织和优化生活圈意义重大（胡

刚钰，等，2016）。而居民行为特征对

社区空间组织最首先影响的，是社区生

活圈空间覆盖范围、内部圈层划分以及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1.1.2 不同居住类型区的居民活动行为

研究

按照居住类型区分类明确居民活动

行为特征，是开展居民活动行为研究的

重要方向。地理学者按照收入阶层和住

房来源划分，关注宏观层面的居住类型

区居民活动特征。

规划学者关注社区微观层面的居民

活动研究，但研究的居住类型区比较局

限，主要集中在单位大院和老人社区两

种类型区。柴彦威等率先提出单位大院

类型的居民日常活动路径特点。基于兰

州市单位大院职工的日常活动观察，提

出大院居民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家庭

生活和娱乐活动空间分布特征，并据此

提出了单位大院特色的生活圈体系及优

化策略（柴彦威，1996）。黄建中等基

于上海市两个街道老年人群体的出行调

查结果，提出了老年群体日常活动的基

本特征，并进一步结合GPS数据采集，

提出老年社区生活圈的划定方法（黄建

中，等，2019）。

社区生活圈作为居民日常活动的基

础圈层，需要有社区层面的中微观研究

从而形成对社区生活圈有价值的规划建

议。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一是视角可以

拓展，目前对社区物质空间要素与居民

行为活动的互动关系研究较少；二是对

不同居住类型区的居民活动研究仍然缺

乏大样本、全分类的研究，难以从宏观

上全面把握不同类型居住区的居民日常

活动分异。

因此，本文以居住形态类型为切入

点，基于居住形态类型全分类，通过广

域的社区样本分析，探讨不同空间形态

的社区空间与居民日常活动的互动关

系，提出不同形态类型的社区生活圈组

织和规划模式。

1.2 研究设计

1.2.1 研究范围

本文研究范围为广州中心城区，面积

约 950km2。选取上述范围的原因如下：

一是人口密度较为均质，避免人口密度

差异过大而影响分析准确性；二是中心

城区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且呈现出高度多

元化的形态格局（黄慧明，等，2013）；

三是范围内手机基站密度高，且空间数

据丰富、完善易得，便于开展后续研究。

本文以研究范围内的社区为研究对

象。社区界定是以广州“四标四实”网

格为基础①，形成共计830个社区，社区

平均用地面积38.2hm2。
1.2.2 研究数据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为中国移动用户

2019年9月7日至22日连续16天基站精

度定位数据。研究范围内基站间距平均

为83m，共采集信令数据43.80亿条。

通过每天24:00—07:00以及08:00—
17:00时间段、驻留 4h以上超过 10d的
基站位置分别识别居住地和工作地。结

合日常活动高频多次的特征，活动频率

往往大于每周 1次，本次研究对居民日

常活动发生地点的识别标准为，非工作

时段活动停留时间超过 10min以上、且

16d内停留总次数大于 2次的基站位置。

对于停留时间过短或频次过低的活动，

则认为是通过性活动，不纳入统计。最

终识别出居住人口792.89万人，日常活

动 2.70亿人次。居住人口分布规律与

“四标四实”网格实有人口的空间分布

校正后R2为0.93，显示结果高度可信。

1.2.3 研究方法

为更好的判读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分

布，本文结合泰森多边形划分基站服务

区，对每个服务区内的居民日常活动平

面坐标进行随机化处理，使各服务区内

的随机活动点数量等于此基站定位的日

常活动人次，因此每一个活动点可近似

代表一次日常活动发生位置。

日常活动测度指标方面，本文主要

测度居民日常活动累计比例以及活动强

度两个指标。其中，居民日常活动累计

比例是指社区居民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发

生的日常活动次数与该社区居民全部日常

活动次数的比值。当比值达到一定阈值，

可认为此空间范围承载了最主要的居民

社区活动，对判别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范围

有指向意义。按照王德等人的研究，该阈

值一般为 50%（王德，等，2019），即

居民日常活动累计比例达到50%的空间

范围，可认为是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范

围。进一步结合互联网地图数据模拟居

民达到此空间范围的实际出行距离，即

可认为是社区生活圈空间半径。

居民活动强度是指单位时间和面积

内居民日常活动发生的频次，可反映居

民日常活动的活跃程度。为更直观的表达

居民活动强度，本文将2.7亿次居民日常

活动频次按照1/1000的比例抽稀（即每

一千个点中随机选取一个），以居民日常

活动发生地点与社区几何中心的水平和垂

直距离作为X轴和Y轴，形成居民日常

活动散点图。此外，本文还通过ArcGIS
点密度计算方法，对社区生活圈内居民

日常活动点进行插值运算，得到在空间

上连续分布的活动强度栅格数值。

2 居住形态类型提取

居住空间形态类型提取一般应用城

市形态学中的城镇平面分析方法。黄慧

明等运用此法将广州旧城区的居住空间形

态划分出7种类型（黄慧明，等，2013）。
本文以此为基础，基于2018年1∶500地
形图，通过测算社区内居住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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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建筑密度、设施点密度、道路

密度等指标，运用K-means非层次聚类

分析法，提取中心城区内全部社区居住

形态类型。本文将 830个社区分为 9种

居住形态，分别为：旧城长街式商住区、

旧城自由式商住区、旧城规整式商住区、

混合式商住区、近代花园洋房式住区、

多层工人新村住宅区、中高层住宅区、

现代高层商住区和城中村（图1）。
现代高层商住区、多层工人新村住

宅区、中高层住宅区以及城中村四种居

住形态的社区居民人口占比最高，空间

分布最广泛。旧城区内主要以长街式商

住区、自由式商住区、规整式商住区、

混合式商住区为主，通过城市更新亦有

中高层住宅区和现代高层商住区分布。

而花园洋房式住区仅在特定区域零星分

布（图2）。

3 不同居住形态类型的社区生活

圈居民日常活动特征分析

3.1 活动范围：存在三个大小等级

以每个社区几何中心为圆心、居民

实际出行距离为半径，测度日常活动累

计比例达到社区生活圈阈值所需的半径

距离，并将这个过程中比例数值的变化

绘制成居民日常活动累计比例变化曲线

（图 3）。可以看到，无论哪种类型的社

区，居民达到阈值所需的半径距离均在

0.8—1.8km范围内。同时，活动累计比

例变化曲线近似“直线”的快速上升，

显示了居民日常活动在此空间范围内具

有较高的活跃程度。

但是，不同居住形态的社区，其社

区生活圈空间半径存在 3个大小等级。

多层工人新村住宅区社区生活圈空间半

径最大，平均统计结果为 1.8km。中高

层住宅区次之，平均为 1.5km。旧城区

内的长街式商住区、自由式商住区、规

整式商住区和混合式商住区空间半径最

小，平均为 0.8km。其余城中村、近代

花园洋房式住区和现代高层商住区平均

空间半径为1—1.5km。

3.2 活动强度：呈现差异化的圈层变化

特征

以日常活动发生地点距离社区几何

中心的相对水平和垂直距离为XY坐标

绘制散点，形成居民日常活动的分布

散点图。居民活动点越密集，表明日常

活动强度越大。总体来看，社区生活圈

内居民活动强度变化具有圈层特征，可

分为低频活动区、高频活动区和强度衰

减区。

图1 九种类型社区居住形态示意图
Fig.1 Illustration of nine types of residential morpholog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图2 九种居住形态类型社区空间分布图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ies under nine-category residential morphology classific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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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区一般在 0—400m范围内，活

动强度不高，为社区生活圈平均强度的

51%。旧城规整式商住区和现代高层商

住区强度相对更低，仅能达到平均的

30%。而城中村、多层工人新村住宅区

和中高层住宅区在低频区仍有较活跃的

居民活动，可达到平均的75%。强度较

低的社区往往具有设施点密度不高、集

中布局，且住宅缺乏底商等混合功能的

特征。反之，街巷空间高密度、地块功

能混合程度较高的社区，在低频区仍保

持较高的活动强度。

高频区一般在 400—800m范围内，

活动强度达到峰值，为社区生活圈平均

强度的 2倍。现代高层商住区、旧城规

整式商住区、自由式商住区、长街式商

住区、混合式商住区以及近代花园洋房

式住区在这一圈层强度变化最大，达到

了平均强度水平的 260%，而城中村、

多层工人新村住宅区相对变化不明显。

居民活动强度在高频区越高，显示社区

居民活动的中心性越强。

衰减区一般在 800m范围以外，活

动强度向社区生活圈边缘逐渐降低，活

动点的空间分布也逐渐发散，显示在社

区生活圈边缘地区，居民活动逐渐融入

城市。

另一方面，对比周末和工作日的活

动强度变化可以看到，周末社区生活圈

活动强度一般可提升至工作日的 1.5—2
倍。表明了广州居民活动还呈现“倦鸟

归巢”的现象，即周末居民更倾向在社

区生活圈内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城中

村是唯一一类没有“倦鸟归巢”现象的

社区，周末社区生活圈活动强度反而略

微下降。

3.3 活动分布：空间集聚偏好有所不同

将居民活动点与空间数据进行叠

加，发现居民活动的空间集聚具有偏好

性。按照活动集聚对应的空间类型，可

以将集聚偏好分为特定目标吸引型、邻

里中心集聚型和街区分散型3类。

特定目标吸引型社区主要位于旧城

区长街式商住区、自由式商住区、规整

式商住区和混合式商住区。城市级公共

服务设施对社区日常活动形成高度吸引

住区类型

旧城长街

式商住区

旧城自由

式商住区

旧城规整

式商住区

混合式商

住区

近代花园

洋房式

住区

多层工人

新村住

宅区

中高层住

宅区

现代高层

商住区

城中村

人口占比

（%）

2.6

6.9

4.1

2.7

1.2

23

7.2

26.7

25.9

平均规

模(hm2)

6.9

8.9

7.2

10.5

50.7

18.6

22.1

34.9

74.6

平均容

积率

1.9

2.1

1.8

1.6

0.6

2.7

2.8

3.5

2.3

建筑密

度（%）

53.2

61.5

66.3

55.2

21.1

48.5

44.2

35.3

67.6

道路密度

（km/km2)

29.4

30.1

28.4

27.4

10.3

24.2

21.1

13.6

29.8

设施密度

（个/km2)

1090.3

785.2

553.7

890.6

65.6

482.2

686.5

253.3

823.2

社区基本概况

以同一方向街道组织的长条形街

区，住宅建筑组织以单排或双排并

列的竹筒屋为主，集中分布在珠江

北岸的旧城区

外部大街廓网格与内部自由式树状

生长的小街巷双重叠加，围合式住

宅为主，在旧城区内广泛分布

高街巷密度、小地块规整式布局，多

为大进深带前院住宅建筑，主要分

布在西关区域

近代商行、百货等与传统大进深建

筑混合,街巷系统以南北向为主，主

要分布在旧城区长堤、东堤区域

别墅住宅为主,住区平均规模大、建筑

密度极低、开敞空间占比高，主要位

于旧城区东山新河浦、二沙岛等区域

以规整的街巷组织和条式住宅行列

式布局为主，主要包括各类工人新

村、职工宿舍区与知识分子住区，中

心城区内广泛分布

街巷密度和通达程度较高，住宅建

筑以7—9层的T字型、工字型的大

体量点式住宅为主，主要分布在五

羊新城、白云同德等区域

住宅建筑以高层点式的及板式住宅

为主，居住用地平均规模较大，内部

街巷密度不高，中心城区内广泛分布

自由式的街巷组织，路网不规则，居

住用地建筑密度极高，以3—6层多

层围合式住宅为主，主要位于中心

城区边缘

表1 九类社区空间基础数据一览表
Tab.1 Basic statistics of communities under nine-category residential morphology classific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图3 九类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累计比例变化曲线图
Fig.3 Daily activity cumulative ratio curve of communities under nine-category residential morphology classific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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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尽管设施不一定布局在步行最便捷

的区域，但居民仍愿意承担一定的时间

和距离成本。以荔湾区宝源社区为例，

尽管社区周边的逢源路和多宝路沿街有

设施分布，但吸引力远不及距离社区

600m的恒宝广场，说明社区居民对城市

公共服务设施提供的复合型服务青睐程

度更高（图5）。
邻里中心集聚型社区主要是现代高

层商住区和近代花园洋房式住区。以番

禺雅居乐社区为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采取集中式布局，产生居民日常活动集

聚地与邻里中心高度重合（图5）。但需

要指出的是，邻里中心多为本社区居民

使用。在雅居乐社区，邻里中心93%的

居民活动点为本社区产生。

街区分散型社区主要是城中村、多

层工人新村住宅区和中高层住宅区。多

层工人新村住宅区和中高层住宅区居民

活动点沿着城市道路向外发散延伸，并

无明显的方向偏好。城中村居民活动

以车陂村为例，居民活动主要沿村域与

城市的交接边界以及内部的主街分布

（图5）。

4 基于居住形态类型的社区生活

圈组织与规划模式

本文在九类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特征

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锚点依托式、社

区邻里中心集聚式、街区式以及边界围

合式4种类型的社区生活圈组织模式。

4.1 锚点依托式

4.1.1 主要特征

城市级公共服务设施如公园绿地、

地铁站上盖商业综合体等，承担了重要

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吸纳了周边大量

居民日常活动，设施周边居民日常活动

强度极高，类似于行为地理学中的“锚

点”，对社区生活圈的界定和组织具有

标志性意义。包括旧城区长街式商住

区、自由式商住区、规整式商住区和混

合式商住区四种居住形态类型社区。

4.1.2 社区生活圈空间范围划分

基于“锚点”设施的划分作用，社区

生活圈空间范围划分可以分为两步：第

一步是结合居民活动筛选具备“锚点”

作用的设施。一般而言，商业综合体以

及城市公园对居民活动的吸引力较强，

大于文化设施、生鲜交易市场的吸引

力。以宝源社区为例，恒宝广场和荔湾

湖公园吸引了周边 73%的社区居民活

动；第二步是测算“锚点”设施的势力

范围，并以此划分社区生活圈。首先比

对各社区至“锚点”设施居民活动点数

量占社区活动点总量的比例，比例较高的

社区归属某“锚点”设施的势力范围。

宝源社区至恒宝广场的居民活动点比

例为 55%，高于至荔湾湖公园的 45%，

故宝源社区划入恒宝广场势力范围。余

此类推，形成以恒宝广场为中心，其势

力范围和社区边界共同构成的社区生活

圈（图6）。
4.1.3 公共服务规划模式

依托城市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锚

点”特征，借鉴新加坡淡滨尼区域中心

“一站式”（amenities under one roof）
布局模式的经验，锚点依托式社区生活

圈可推动城市级与社区级、经营性与公

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混合布局，打造综合

服务中心。

图4 九种居住形态类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分布散点图
Fig.4 Scatter diagrams of daily activities of residents under nine-category residential morphology classific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图5 居民活动点空间分布与社区空间数据叠加图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aily activities of residents overlaying the topographic map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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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是，推动在城市商业综合

体内兼容设置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特

别是品质提升型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包括体育健身、文化交往、幼儿托管、

职业教育培训等，一站式解决不同年

龄层次居民日常生活购物、休闲娱乐、

康体健身等日常活动多元化的需求，并

促进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提

升社区公共服务的便捷度、多元化与体

验感。

同时，兼顾社区老龄人口出行时间敏

感度较高的特点（黄建中，等，2016），

对于保障老年人基础性生活的日间照料

中心、老年活动室等设施，鼓励在社区

内部以小型化、复合化为原则分散式布

局，方便老年人使用，共同形成品质提

升与基础生活保障公共服务设施高效、

有序组织（图7）。

4.2 社区邻里中心集聚式

4.2.1 主要特征

与锚点依托式社区相似的是，居民

活动同样在小范围区域相对集聚，但不

同的是，本类型社区更依赖社区自身配

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围绕社区出入口等

使用便捷、服务设施密集的区域形成活

跃的居民活动。包括现代高层商住区和

近代花园洋房式住区两种类型社区。

4.2.2 社区生活圈空间范围划分

基于上述特点，提出基于邻里中心

的划分方法：首先，根据可达性在社区

居民日常活动集聚地区识别邻里中心。

以雅居乐社区为例，按照该社区生活圈

空间半径 1.2km为标准，测算雅居乐及

周边社区实际步行 1.2km的空间范围，

实达范围重叠次数最高的区域可认为可

达性最佳，选取该区域作为邻里中心；

其次，以邻里中心作为社区生活圈几何

中心，以此为起点测算实际步行 1.2km
的服务范围，将服务范围可覆盖社区面

积超过50%的社区进行组合，结合城市

道路和社区边界修正，形成社区生活圈

边界范围（图8）。
4.2.3 公共服务规划模式

促进社区公共服务向邻里中心集

聚，构建开放共享的社区中心，集中配

置社区居民使用频率较高、品质提升类

型设施。除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市政

公用等独立性较强的设施外，社区少年

宫、老年大学教学点、社区体育中心、

生鲜超市、银行邮局、社区公园等居民

较常使用的设施均可以集中设置。在具

体规划配置要求上，按照有利生活、减

少干扰的原则，首先确定宜于混合设置

的设施类型和具体布局要求，再根据设

施项目按照能满足多个社区共享使用的

要求，具体确定用地、建筑规模以及其

他规划控制指标，保证社区中心既有效

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又不影响周边社

区塑造安全舒适的内部环境（图9）。在

广州，已有邻里中心规划案例。

4.3 街区式

4.3.1 主要特征

居民活动分散，空间上没有明显集

聚点。社区生活圈主要通过道路来组

织，居民日常活动沿主要生活性道路线

性展开。包括多层工人新村住宅区和中

高层住宅区。

图6 锚点依托式社区生活圈空间范围划分示意图（以荔湾区宝源社区为例）
Fig.6 Illustration of an anchor-based community life-cycle (Liwan Baoyuan community as a case stud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图7 锚点依托式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布局模式示意图
Fig.7 Illustra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y layout of the anchor-based community life-cycl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图8 中心集聚式社区生活圈空间范围划分示意图（以番禺雅居乐社区为例）
Fig.8 Illustration a neighborhood-center-based community life-cycle

(Panyu Yajule community as a case stud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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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社区生活圈空间范围划分

由于居民活动的发散性，该类社区

的社区生活圈难以界定清晰的物理边

界。因此。在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范围划

分上，应弱化社区生活圈的物理边界划

定，转而识别对社区生活圈具有高度组

织作用的“主街”，为公共服务资源规

划配置优化奠定基础。

以越秀区建设街社区为例，以社区

几何中心为起点，测算居民日常活动累

计比例达到50%的最小面积区域，可近

似认为该区域是社区生活圈空间范围。

可以看到，建设街社区生活圈与周边青菜

岗社区、邮电社区以及黄花社区等具有

高度重合性，其重叠频次最高的区域在

建设六马路。显示建设六马路的共享服

务能力最强，是组织周边社区生活圈的

“主街”。后续社区生活圈构建应重点围

绕建设六马路“主街”进行（图10）。
4.3.3 公共服务规划模式

基于“主街”的组织特征，形成

“主街——后巷”的公共服务布局模式。

“主街”突出共享、复合、多元的要求。

鼓励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沿主街建筑底层

复合布局。充分考虑社区工薪阶层占比

较高的特点，以老幼结合、文体结合和

文教结合为原则，促进社区养老院、老

年大学与托幼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与社区健身中心、职业培训中心共享使

用。同时，鼓励“主街”上各类已建学

校图书馆、体育场地在符合要求的前提

下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

另一方面，“后巷”公共服务突出差

异化和小型化。以通达性较好的“后巷”

作为“主街”补充，结合具体不同社区的

人口结构，针对老年人、青年人口、儿

童等不同年龄群体需求，完善形成有针

对性、差异化的设施配置清单（图11）。

4.4 边界围合式

4.4.1 主要特征

最后一类社区城中村归为边界围合型。

表现为高度“自给自足”，居民日常活动

基本在村域范围内进行，与周边地区存

在明显的隔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自给自足”是低水平的，在九类社区

中，唯有城中村周末社区生活圈活动强

度不升反降，说明其公共服务供给未能

满足居民闲暇时间对品质提升的需求。

4.4.2 社区生活圈空间范围划分与公共

服务规划模式

结合城中村居民活动以村域为边界

的特点，按照村域边界划分社区生活

圈，既符合居民活动特征，又有利于优

化内部公共服务配置。

在公共服务规划模式方面，城中村

应重点提升村域与城市交接边界的公共

服务资源配置。首先，对现有设施类型

进行补充完善。满足居民周末就近休闲

活动以及自我提升的需求，包括自助借

阅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就业培训设

施、社区公园等，全面覆盖城中村居民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多方面需求。同

图9 社区邻里中心集聚式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布局模式示意图
Fig.9 Illustra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y layout of the neighborhood-center-based community life-cycl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图10 街区式社区生活圈“主街”测度示意图（以越秀建设街社区为例）
Fig.10 Illustration of a block-based community life-cycle（Yuexiu Jianshe community as a case stud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图11 街区式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布局模式示意图
Fig.11 Illustra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y layout of the block-based community life-cycl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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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适度补充周边社区的不足，鼓励周

边社区与城中村交往活动的发生，帮助

城中村居民与社会进一步融合。其次，

注重设施多元业态混合，聚集人气。鼓

励建筑底层架空用作公共空间，打破城

中村与周边城市地区相对隔离的状态

（图12）。

5 研究展望

面对特大城市社区异质化的发展趋

势，探索社区生活圈差异化的规划方法

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以广州为例，认

为不同居住形态类型的社区具有不同的

居民活动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社区生活

圈组织模式。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组

织模式下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范围划分方

法以及公共服务规划模式，为构建贴近

居民日常活动特征的社区生活圈提供了

借鉴。

展望未来，社区生活圈规划研究作

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及方法都在

不断演进当中，本文提出基于居住形态

类型的社区生活圈构建是丰富社区生活

圈理论与方法的投石问路。未来研究可

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一是结

合社区居民人口和出行调查，通过规划

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进一步揭示社区

生活圈组织模式的内在逻辑；二是细化

社区生活圈规划模式，提出每类社区适

宜配置的设施类型和具体布局要求。

注释

① “四标四实”是指广州在2018年开展的

社区信息摸查工作。“四标”是指：标准

作业图、标准建筑物编码、标准地址库、

城乡标准基础网格；“四实”是指：实有

人口、实有单位、实有房屋和实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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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边界围合式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布局模式示意图
Fig.12 Illustra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y layout of the village-boundary-enclosed community lif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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